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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契約之愛 

    她流著淚醒來，甚至忘了自己哭泣的原因，依稀的想起夢裡的某些畫面，但畫面與畫

面之間沒有任何連結。即便如此，她仍感受到內心翻湧的情緒，她用手遮住雙眼，在內心

的騷亂之間尋求平靜。再度恢復視線的剎那，她強迫自己遺忘剛才的情緒，也可以說這是

她和自己的默契——既然選擇要面對，那就得做得徹底。然後她擦去臉上的眼淚，試著開

始自己的一天。 

 

    煎蛋的氣味從廚房飄散出來，媽媽在廚房似乎聽到她的腳步聲。「妳要吃蛋嗎？」

「好。」其實她想說不，但即使這麼說她最後還是得吃，乾脆就說好吧。她並不喜歡煎蛋

的味道，但卻從小吃到大。或許不是第一天就不喜歡吃，她覺得那是一種味覺的累積，每

吃一次蛋，那種味覺的記憶就加深一次，終於深深地刻在腦海裡。之後每次接觸相同的食

物都是一種味覺疲勞，她能憑空想像出那種味道，食物入口的同時也在反覆提醒她。她覺

得這個味覺記憶已經日復一日的侵蝕她的大腦，想要強迫她永遠記得這個味道。這使她感

到反胃，想要遺忘，可惜她忘不了。雖然嘗試溝通，卻在每次得到同意後看到一模一樣的

早餐。有時候小孩不管說什麼，大人還是會照他們想要的做，因為他們總是覺得自己的想

法才是對孩子最好的。她覺得自己的意見一點都不重要，索性再也不提，煎蛋從此成為她

深刻的味覺記憶。 

 

    印象中她和媽媽的感情並不非常好，與其說不好，不如說令她感到複雜。媽媽會對她

很好，就像一般印象中的母親，盡力完成作為母親的義務。但有些時候，她總覺得有些事

情刻在她心裡，是她心裡小小的傷。例如有一次她把一條在學校用過的抹布帶回家，結果

被狠狠罵說為什麼把髒東西帶回家，從此她從學校帶東西回家都特別小心翼翼，深怕有什

麼東西是媽媽會覺得很髒的；又例如有一次她在戶外教學的時候和同學一起買冰吃，結果

媽媽說她不應該吃冰，從此她戶外教學的時候再也不買東西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高

中的時候，如果考不好，媽媽會很生氣的叫她去讀書；在她考得好的時候，卻不在意她是

否讀書，反而總是對她和顏悅色。她忍不住告訴媽媽：「妳只喜歡功課好的我而已。」「當

然啊，妳不聽我的話，我為什麼要喜歡妳？」瞬間她的所有感情都幻滅了，其實身為家人

也不過如此。她得到結論：並沒有人能全然的愛自己，即使是家人也一樣，每個人都希望

自己的愛有所回報，世界上並沒有無條件的愛。這個對話一直封存在她心裡，讓她覺得沒

有什麼是真心的。後來又有一天，她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宣導對家人說我愛妳的廣告，她立

刻對坐在旁邊的媽媽說了，她心裡木木的，媽媽卻表示大為感動。她的心裡彷彿空了一

塊，有點慚愧自己用虛偽騙來了他人的真心，又失落的感到想要被人愛的方法，只要盡情

的給對方她想要的東西就足夠了，而自己的真心不值一提。剎時她的所有感情都失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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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褪去色彩，她墜落在灰濛濛的世界裡，而她1必須相信這個世界裡仍然有愛。 

 

    她曾經看到一篇網路故事，寫著一個女孩因為母親每天打電話嚴格管教，不僅不准女

孩晚歸，更禁止女孩與不熟的男士大晚上在一起而心有不悅。有天母親卻突然出意外離世

讓女孩悔不當初，每天守著電話祈禱媽媽再打電話來。她看完了故事心想：「這不公

平。」死固然不是解決自己和家人之間問題的方法，但若是沒有奪走女孩母親性命的意

外，也沒有方法能解決母親與女孩之間的問題。正是因為雙方都不想用死來問題，所以只

能永遠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犧牲。她不確定誰犧牲的比較多，但她確定在這樣的關係下，自

己並不是毫無犧牲。然而她終究是不懂事，不懂得回報，連自己的家人都不愛的不孝女。

她感到痛苦，她覺得自己注定是錯的，注定會受到懲罰。 

 

    媽媽問她午餐要不要一起去吃常吃的那間牛排店，她說好。於是她們一起跳上機車，

循著熟悉的道路到達熟悉的餐廳。媽媽試著停在一個大樓的走廊上，但她反對說，可能會

有人來管制，畢竟騎樓下一台機車都沒有有些奇怪。經過一翻激辯後，媽媽還是希望能把

機車停在那裡，她也就不再勸阻。在媽媽停好車的過程中，她一直四處張望有沒有像警察

或保全的人走來，內心不斷祈禱接下來什麼事都沒有。然而她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小

姐，這裡不能停車喔。」「對不起，我們吃完飯立刻就走，停一下下就好了…」「不好意

思，這裡就是規定不能停喔。」「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她在心裡嘆了口氣，為什麼

媽媽就是不能聽她的呢？媽媽騎著車離開了騎樓，在店家附近尋找停車位，一邊不自覺地

向她抱怨：「為什麼不能通融一下呢？」「我覺得可能就是規定吧，他們也很無奈。」「可

是停在那裡真的不妨礙什麼人…」「可能有我們不熟的規定吧。」她勉強應答道，沒想到

媽媽發怒了「為什麼妳都不支持我，不管如何應該都要支持自己的家人不是嗎？妳連自己

的家人都不支持，還支持外人！」 

 

    她不知道媽媽的怒火從何而來，面對這無妄之災她盡覺得沮喪，她非常確定媽媽也不

會總是支持她的所有決定，卻又提出這樣荒謬的辯論，瞬間她覺得自己也被激怒了，覺得

自己並不是親情的無條件支持者卻被迫接受他人強加的枷鎖。她下車轉身就走，並不知道

要去哪裡，只是想逃離。甚至沒聽到媽媽叫住她。也有可能媽媽已經知道她要做什麼，所

以連叫住她都懶了，她不清楚。她盡力讓思緒混沌，這樣才能減少自己的罪惡感，不再去

思考自己是個多麼糟糕的女兒。她過了一個又一個的紅燈，甚至不知道自己要走去哪裡，

漫無目的的行走讓她感到自由又混亂。當她終於停下來時，她發現自己已經在距離牛排店

兩個捷運站遠的公車站牌旁。她其實還是不知道自己該去哪裡，身上只有手機和沒什麼錢

的錢包。假日中午的街道，強烈的陽光令她暈眩。她跳上剛好開過，空無一人的公車，看

著窗外晃動的風景，那些美麗的畫面既不真實又離她好遠。 

 

    然後她全身激勵了起來，她自由了。逃離親情的束縛，她現在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

                                                      
1 原「他」改成「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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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然後她瞬間又悲觀了起來，發覺自己最終仍然不得不回家面對這一切。其實並沒有逃

脫的方法，只有永無止境的循環，在循環的終端，她好希望有人能告訴她，讓她相信最後

能結出好的因果。她覺得自己一直在期待著什麼，卻又不斷壓抑自己的願望，以免希望落

空時自己太失落。她逃離了，但又不是真正的逃離，願望還是沒有實現，但在夢想泡影破

滅之前，她可以完成一些事。 

 

    她打了電話給 K，拜託她讓自己借住一晚。K 答應了。 

 

    K 家裡總是只有她一個人，這是她選擇請她幫忙的原因。「謝謝妳來陪我。」K 愉快

的歡迎她。「哈哈，應該要謝謝你收留無家可歸的我吧。」「妳要一直住在這裡嗎？」「一

天而已啦！我還是得回去。」「嗯嗯也對。」K 若有所思地回應著，聲音輕輕地收了起

來，像是在隱藏某種渴望。她隱隱約約地覺得自己說不定真的可以一直住在 K 家裡。K 的

父母在她小時候離婚，後來 K 的媽媽車禍離世，她就一直一個人住在這間大房子裡。K 的

父親已經和他人另組家庭，每年只會回來看她 3 次，但 K 的生活費基本上都由他支付。或

許這樣的生活是她有點嚮往的？逃避所有與家人的關係，一種象徵性的自由？她忽然害怕

了起來，覺得自己冰冷而自私。這樣的生活真的是她嚮往的嗎？她不禁又開始質疑自己。 

 

    K 的家有五層再加上六樓的陽台，她主要住在五樓，除了二樓有客廳和廚房外，其他

房間都空蕩蕩的。她和 K 笑著說玩起捉迷藏一定很過癮。客廳是整間房子最華麗的地方，

天花板四周有裝飾的層板，上頭懸掛著水晶吊燈，牆上掛滿著名畫作與充滿設計感的鐘。

她不是第一次來這裡，卻每次都迷失在這棟華麗的建築中。在它的華麗中，她不知為何總

覺得有種神祕感，也許這幢房子最華麗的裝飾品是 K 的孤寂和憂傷。 

 

    K 的房間擺放著各種樂器，有吉他、爵士鼓和鋼琴，明擺著是個一人樂隊。她笑著

問：妳的房間隔音應該很好吧。K 笑著說，恐怕不太好，總是有人來找我反映噪音問題。

不過我哭的時候至少別人聽不到。她這麼聽著，一時也感到孤寂了起來。 

 

    結果她們甚麼也沒做，原本要一起彈吉他唱歌吵隔壁鄰居的計畫也沒實現，只是一起

躺在床上聊著天。妳喜歡一個人住嗎？她問 K。有喜歡的時候也有不喜歡的時候吧。我其

實有點羨慕妳不用和家人住。嗯，的確有時候蠻輕鬆的，但是有時候也覺得很空虛，其實

我也很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樣，可以和父母一起生活，可是我知道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她聽

了 K 的話，覺得在這由不得自己選擇的人生中，每個人終究還是渴望自己沒活過的版本。

K 的爸爸曾經提議將 K 接過來和他的新家庭一起住，可是不知為何遭到 K 的繼母反對。

他們當然說了很多理由，但真正的理由是說不出口的。所以 K 還是過著和之前一樣孤身一

人的生活，只是心裡多了一塊疙瘩。 

 

    她們聊天聊到一起沉沉睡去，等她再次醒來，不知不覺已經天黑，連睡著的時間都不

記得了。K 已經醒了，不在她身邊。她爬下雙層床，來到 K 家裡的廚房，看著 K 拿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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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瓶酒，擺滿了一地。「妳要喝嗎？」K 問她，她盯著 K。「妳還好嗎？妳常常這樣灌酒？

妳家人知道嗎？」K 露出悲傷的笑容「我不常這麼喝，也不敢讓家人知道。」「妳還是因

為家人煩惱嗎？」「可能我還是留有童年的陰影吧，總覺得自己很想得到父母的認同，卻

一直沒辦法做到，自己不是一個能力頂尖的人，卻又想達到完美得到認同，每次都覺得很

挫折。」「那…妳還想活到 35 歲嗎？還是現在妳連那個年齡都撐不到了？」K 常常說自己

要在 35 歲自殺，「35 歲是我給自己的約定，為了達到目標我每天會有一點動力活下去。

實際上，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到達那個年齡。」「妳的家人會希望妳活下去的，甚至希

望妳能活超過 35 歲吧。」「嗯，我爸可能，阿姨可能不一定吧…」她有些難過的發現，K

的話說的不錯。她沉默了。對 K 來說，活著最大的意義還是希望能得到他人認同，而 K

最希望獲得認同的人卻總是拋棄她。在她心中，她最想完成的事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而

這也引發她抑鬱的想法。「妳要喝嗎？」K 又問了一遍，她搖搖頭。 

 

    她一邊看著 K 喝酒，一邊試著處理自己複雜的思緒，她的所有問題似乎都無解，或許

她跟 K 一樣，知道不可能有好的解答，乾脆灌醉自己再也不要清醒。K 用一種深深的藍色

包圍了她，她看著藍色的煙霧瀰漫在空氣中，讓自己慢慢被滲透，終於放棄了思考，緩緩

打開一小瓶烈酒的瓶蓋。味道並不好，只是一種尚未形成味覺記憶的味道，在味覺疲勞形

成之前，她可以讓這種味道在她口中盡情肆虐，這是永不變質的真味，一種可以永遠不會

記得的味道。所以她放縱自己，這樣她就不用強迫自己遺忘。 

 

    隔天早晨她伴隨著頭痛醒來，發現 K 和她都躺在廚房地板上。這是她第一次這麼肆無

忌憚，她想。她試著叫醒 K 但徒勞無功，於是她留了一張紙條給 K，上面寫著：「謝謝妳

讓我住一晚，以後可以一起喝酒。」她慢慢地走回家，清晨的街道仍有熙熙攘攘的車輛，

她想著這些車是否都正在開往一個它們不得不回去的地方。或許現在有捷運可以搭，但她

只想花很長很長的時間走回家。路旁高高地架起施工的圍籬，莊嚴地不可侵犯。從小她總

被警告這個時間很危險，女孩子不要自己一個走在路上等等…此時此刻她突然想打破這自

己所有的規則。說不定等下她真的就出意外了，說不定她等等會被抓走勒贖，會被性侵…

那些出現在社會新聞上駭人的事件浮現在她腦海中，她突然覺得那些都不足為懼。她現在

正在做的就是她最害怕的事，帶著偽裝，假裝自己一切都很好，欺騙，消耗自己的人生。

在她心裡某個部分已經開始潰爛，只有她自己知道，在她徹底腐爛之前，或許她會像 K 一

樣毀了自己。一個沒辦法好好愛自已，沒辦法相信自己存在價值的人，只好狠狠的恨自

己，然後在 35 歲自殺。她也在等自己意義上的 35 歲。當她看著前方的街道，她真希望盡

頭有美好的事物等著自己，然而她知道自己的期望總是落空。 

 

    她回到家，因為沒帶鑰匙還是媽媽幫她開的門，免不了被念了一頓。但媽媽也說，她

一點都不擔心，因為知道她沒地方睡，總有一天還是得回來。她聽著在心裡揪了一下，是

啊，並沒有逃離的方法，不管發生什麼事，她還是會回來，因為她就是會。也或者她其實

也害怕自己真的斬斷這層關係呢？她不想變得殘忍。至少不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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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自殺了，是在她去她家的一個禮拜後。剛從朋友那得到消息時她既震驚又害怕，因

為她一直相信 K 會至少活到 35 歲。據說繩子是綁在她們一起躺過的雙層床扶手上，令她

不斷覺得死亡其實也離自己很接近。就在那個堆滿酒的空間，她還想再灌醉自己一次，再

放縱一次，即便她明白那些都不是自己感情的出口。她們的問題永遠是無解的，只能互相

包容一起走過，但問題依然存在。所謂時間能解決一切，其實都只是遺忘和麻木，真正的

問題從不會消失。 

 

    她去參加了 K 的葬禮，沒有繁複的程序，是基督教的儀式，她坐在台下聽著許多人分

享 K 是個多麼棒的孩子，他們有多麼捨不得 K 離開，那是對誰說都通用的形容詞，而不

是專指 K 一人，那種直通靈魂的形容。絢爛的言語漂浮在整個禮堂中，各種美好的語句讓

氣氛傷感了起來，卻沒有任何語句能進入她的心，她感到絕望，或許那也是 K 的絕望。好

多事說了也是枉然，索性將語言遺忘，讓自己永遠是別人眼裡喜歡的樣子。 

     

    輪到 K 的爸爸上台致詞，在台上，她聽著他細數著 K 是個多麼貼心溫暖的女兒，如

果他知道 K 常常抽菸喝酒的事，他還會這麼說嗎？她突然覺得自己很苛刻，總是質疑別人

的語言，但她自己才是最常說謊的那個人。她沒資格質疑別人。她看著 K 的爸爸在台上哽

咽落淚，突然又寧願相信了。這種場合只要什麼都相信就好了，至少每個人的難過都是真

心。在她和 K 維持的假象中，總是能騙到她人的真心，她感到悲傷卻又感到一絲安慰，然

後她自己也哭了。她聽著大家一起唱聖歌，感到靈魂深處有一小塊在哭泣，那是聖歌也無

法洗滌的哀傷。 

     

    她眼睛微紅的回到家，媽媽試著關心她：「妳還好嗎？」她聳聳肩：「也就是那樣。」

語氣有點冷淡。「如果有什麼事妳可以跟我說。」她默然。過了一陣子才說「我沒什麼好

跟妳說的。」「我真的很喜歡妳，可是妳不喜歡我。」她被媽媽的眼淚嚇到了，一瞬間自

己的內心也波濤洶湧了起來，原來自己終究成為了殘忍的人啊，既痛苦又找不到出口，令

她一時也哭了。她很想說，其實妳並不喜歡我，妳只是不認識我而已，但她什麼都沒說，

只是跟著媽媽一直哭。她已經不想打開自己，決定在這假象中活下去，至少彼此還能勉強

維持正常。當妳決定把面具撕開，才發現底下全都是腐爛的傷口，想要一一清理，讓事情

回復最初的樣貌，卻早已太遲，再也沒有能修復的東西。可是她也明白這是掙脫不了的枷

鎖，逃離只是用另一種方式把自己鎖住。更何況她其實也並不想逃離。因此她決定什麼都

不改變，接納自己的痛苦和潰爛，用她撐到現在的方式繼續活下去。而她和媽媽依然很

好，只要這樣就好了。     

     

    是早晨，她又醒來了，又必須面對新的疲憊的一天。她聞到一樣的氣味，又在那氣味

之間預見了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語言。那是油膩的蛋的氣味。「昨天晚上還好嗎？」「嗯，

還好。」她說謊，可是同時她也明白這個問題並不重要，只是母女試著對話的開場白。在

謊言與謊言之間，那是她一生的預言。呱呱墜地的那天她簽了一生一世的契約，無論發生

什麼，這契約都會烙在她的血液裡。她其實也並不真的想結束這段關係，即便會痛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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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寧願就這樣下去。既不是愛也不是不愛，或許正是因為兩者皆有，所以才會痛苦的支

持到現在。對她是如此，對媽媽亦然。 

 

    「妳要吃蛋嗎？」「好。」她以她所能發出最快樂的聲音回答。 

 


